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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世华

蓦然回首，作为 80 后的我，一晃就快奔
四十岁了。我们 80 后这代人，都逐渐步入不
惑之年，我想要编选这样一本诗选，也许是对
逝去时光的追忆、怀念，抑或是内心深处坚守
的一种情怀。对我而言，编选这样的选本是一
种冒险，毕竟要从广西众多的 80、90 后诗人
中选取 25 个代表性诗人并不容易。这些年，
虽然自己很少写诗，但一直“在场”，对于广
西 80、90 后诗人的写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熟悉的。以诗人 25 家选编诗集这样的形式呈
现广西 80、90 后诗人整体风貌，这在广西也
比较新颖，而且既然是选本，其中体现更多的
就是个人的立场和眼光，于是，之前的困难也
就迎刃而解了。

我所选的这些诗人当中有经验丰富的老
面孔，也有刚出茅庐的新手，我看重的是他
们的低调和潜力，以及他们的默默坚持。这
本书的初心，其实也正如 2015 年我在 《穿越
诗的喀斯特》 后记所写到的那样：“仰望星
空，一颗星星还能闪耀多久？我选的这些诗
人还能走多远？还有这本小书，在经过时间
的沉淀后是否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
些，我都不知道。但我还是满怀诗意地期
待!”以上就算是对这本书所做的一些交代
吧，我更多的还是想谈谈阅读他们诗歌的一
些印象。

陈前总的诗致力于对丰富精神世界的呈
现，他的呈现并非直白地描摹，而是通过书写
河流、屋顶、月亮、望远镜等中介物，来表达
其对精神空间的深入探掘，并在探掘的过程中
思考着生存、命运、现实等问题。他的诗多次
触及“梦境”，这可以作为读者进入其诗歌的
一把神秘的钥匙。

牛依河的诗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生成，
朝向的是诗性意义上的“土地”与“河流”，
比如他通过书写包含着多重身份的父亲 （屠
夫、父亲、丈夫等），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存的
艰辛与不易，而田野、庄稼、牛羊等日常场景
又带给我们一种生活的安宁。他的诗中还透露
出一种中年化的隐忧，这种隐忧既诠释了面对
生存现实的压力，又指向了对诗歌写作本身的
考量。

陆辉艳的诗如一幕幕生活剪影，灵动地闪
现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其中既有对木匠一
生的传记式书写，又有对驯鹿、灰雁、壁虎等
动物的细致观察，朴实的文字表露出对生活、

命运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她的诗中还有着对于
现实景观的细致观察，透过早晨出现的空旷的
上饶码头、充满着蓝色和喜悦的洛古河岸、承
载着每一位行人的更望湖等景观，我们可以观
看到其诗中隐秘的精神世界。

余洁玉把写诗当作是“纸上挖煤”，认为
需要“使出斧凿刀劈的本领”，才能展示出诗
歌中的真实自我。与充满着“谷类、禽类、兽
类、人类”的乡村相比，她更喜欢闲置的乡
村，由此可见其对宁谧清净的热爱。2017 年
于她来说是个分水岭，在出版第一本诗集以
后，她的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是比较
向往纯诗的艺术境界，之后开始回归日常生活
和真实的个人生命体验。

苦楝树的诗在追求先锋、风格或者自我突
破的同时，更擅长和热衷对旧事物的书写，比
如父亲留下的“破旧的折子”、正在改造中的

“旧物”、布满“蜘蛛”与“残月”的“旧房
子”等，他试图通过这些旧事物来挖掘内心中
隐匿着的精神空间，最终抵达其对生存、自我
等问题的思考。“父亲”与“母亲”多次出现
在苦楝树的诗中，与其所向往的旧事物之间形
成了深刻的对话。

徐季冬的诗歌存在着“元诗性”的表达空
间，与余洁玉对诗歌写作过程的思考相比，徐
季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表达类型的呈现上。此
种境况下，诗歌与“防空警报”“春天”“四
月”“六点钟”等元素自觉地连接起来，展示
出了徐季冬对诗歌写作的多维思考，同时也暗
含了他对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的隐喻表达。

李双鱼的诗作大多较为短小，但这并不影
响其表达内容的丰富性。他试图通过简短的篇
幅讲述深刻的日常况味，这种日常包含了乡村
与城市的双重维度，并把乡村生活的描摹与城
市生存的批判紧密地连接起来，于乡村与城市
的空白之处探索出了诗歌写作的幽深通道。

费城的诗歌充满思想性与哲理性，其诗中
形态各异的石头暗含了“沉默不语”的思想，
这石头又可以被“时光”扔出，又能够将诗人
带到“高处”，使其不断“抵达异乡”。费城对

“流水”的书写也涵括在哲理性的思考中，这
里的“流水”同样也有着多重形态，包括“无
声的水流”“清浅的河水”“低处的流水”等，
不同的形态正包含着“流水”所隐藏的多重哲
理，以至于最终能够使诗人与思想中的自我相
遇，渐趋创造出崭新的写作空间。

侯珏的诗歌似乎充斥着一种不可多得的排
列语势，无论是 《八十年代》 中的“那时候
……”，还是 《回到原来的地方》 中的“让
……回到……”，抑或是 《夜歌》 中的“是
……”，这种语势或句式，代表着一种表达性
的结构，能让诗歌写作的思绪奔跑起来，也在
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表达的力度，最后于结尾处
实现主题的回收、结晶，据此凸显了诗人对时
间与空间问题的深刻思考。

晨田的写作表现出了鲜明的叙事意味，其
诗歌为读者展示了一幕幕可观可叹的生活风
景，其中包含着他所怀想的“旧梦旅馆”“厨
房里的诗意”“熟悉的城市夜晚”等诸种内
容。他诗的语言更显平实与朴素之感，也更容
易使读者进入到他所展示的诗歌世界之内。而
在诗的末尾，晨田通常将所叙之事升华为生存
哲理，不仅对其所叙之事做出逻辑性的总结，
而且也让读者在朴实的文字中体味到了他所思
考的特殊的人生命运与生存际遇。

唐允的诗中，作为抒情结构的“我”从不
缺席，这也内在地反映出了其诗歌所蕴含的自
我之思。与自我进行对话的既有“街灯”“郊
外”“夜空”等日常空间，也有“母亲”“伙
伴”“金茨”等重要人物，这便增加了“我”
抒情的表达维度，使其不再是平面化的自我展
示，而是具备着立体性的自我剖析，并且通过
这种剖析，来使自我通达“更远的地方”。

安乔子似乎喜欢在生活的“低处”寻找诗
意，“低低的蘑菇”“低飞的白鹭”“低处的自
我”等意象便成为其诗歌的“常客”，也因此
带给读者一种阅读的亲近感。这种“低处”的
视角更容易使诗人看到生存的本质，虽然表面
上显示出一种“低的姿态”，但其内心则被直
接“托起”，正代表诗人内心中隐藏着“轻的
部分”。

陈振波在诗中常常设置一种时间层面的对
话关系，“过去/现在”“昨晚/今天”等对立性
表达便占据了其抒情的主要空间，而抒情的主
体则是在梦中不断游走的“我”。于是，“我”
在隧道、洞口等空间中体味着时间的对立感，
也与时间意义上的“另一个我”进行对话。缘
于这种对话，诗中的“我”得以成长，这种成
长不仅在时间层面，更重要的是显示了精神层
面的自我超越。

卢悦宁试图在她的诗中呈现一种在快速发
展的当下相对稀缺的“慢”节奏，同时，她也
在寻找着一片心灵的栖息空间。她的诗中充斥
了“时光”“青春”等美好的易逝之物，而

“慢”节奏恰好能够使人短暂地停留、反复地
流连，并由此使人感受到生活的温度，并自然
而然地流露于诗行之间。她的诗中往往还掺有
某种劝慰，这或许是人们面对生活时必不可少
的，也是当下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心态。

六指的诗游走于现实与虚无之间的狭窄通
道中，虽然可供观察的空间显得逼仄，但其诗
歌写作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深层次上看，六指
的思考有着特定的对象物，比如“大雪”“秋
风”等，他以叙事的姿态来解读这些对象物所
包含的复杂感知，尤其注重生命的体悟与书
写。六指在进行诗学叙事的同时，更为深刻地
抵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无限力量。

李路平善于在轻盈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
的空间，尤其喜爱“未完成的午后”“尘世里
的美好”“善良的蜗牛”等日常景观。面对复
杂多变的现实，他的心态是温和的，不断去接
近内心中所隐秘的精神世界，既表现出了对现
实的亲近，又隐约浮现了一种不自觉的疏离，
于细微的情感再现中描绘出别样的人生境遇。

覃才的诗歌意在铸造“郊区”的景观，
“郊区”的身份自然是通过作为“他者”的
“城市”得到确立。因此，覃才想逃离城市，
时常希望自己是一个“野蛮人”，并以“野蛮
人”的身份来承担城市带来的负荷，并以此摆
脱城市带给的威胁。就此来说，诗歌中的覃才
是孤寂的，其在现实意义上的理想或许正包含
在清冷的街巷与兀自流动的河水中。

李道芝的诗善于在繁杂的日常生活场景中
寻找心灵上的安宁，倾向于对精神层面之洁净
的追逐。“小镇”“河流”“故乡”“马匹”等日
常之物不断闪现在李道芝的诗行之中，这便自

然地抛掷了现代化城市所制造的种种喧嚣与不
安，带给人的内心以深深的慰藉之感。李道芝
在日常生活中审视自我，同时也审视众生，以
此找寻诗歌写作中最为温柔的部分，表达自身
幽静而细腻的情感。

卢鑫婕的诗散发着女性独有的灵动，或许
是本身作为女性诗人，她的诗在抒情达意时较
多地选用了柔和的语调。在诗中，她“等待樱
桃”，又“等一场春雨”，这种“等待”既诠释
了时间上的绵延，又不乏情感上的跃动。即便

“银河倾泻”，诗人也可以在流逝的时光中抓住
内心所蕴藏的温存，去驶向“远无所见的远
方”。她的诗呈现了较为深刻的思想性，虽然

“两百年了，老樟树依然张口不言”，但当晚钟
敲响，深藏着的生命之哲理又何须一一解读？

隆莺舞的诗歌透露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异化
之痛，正是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走路”“父
亲”“房子”等日常元素都浸染上实验的意
味。现实中的人也不再自然存在，而成为被规
训与异化的主体，或变成怪癖，或成为“稻
草”，这种状态正表明了现实的荒诞性。在异
化意识的影响下，她的诗充满了现实的批判
性，这种批判并非在概念意义之上，而是存在
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因此更容易引起读者
的共鸣。

高寒诗歌写作的两极是广西文化与历史
感，他站在灵感的船上抛出两个锚爪，在读者
的心上留有波澜。高寒有意识地塑构地域色彩
饱满的身份，在民族元素强烈的诗歌意象中重
回“花山”，试图找到一种身份认同。高寒笔
下的历史充满了生命的跃动感，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产生新的形态。诗人在虚实之间，想起
自己正坐在“历史的房梁上写诗”，为诗歌写
作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空间。

李富庭的诗中经常出现“雨”的意象，进
而带给读者一种“潮湿”的阅读感，因为“整
个南方都在下雨”，因为“当我们谈论‘水’
这个名词/一条大河就从眼前流过”。他不仅书
写现实之雨，而且还经由对雨的观看表达自身
对于生存哲理的思考。除“雨”之外，“围
墙”“火车”“禾苗”等日常意象也得到了集中
再现，表明其诗歌写作对于日常情感的朝向，
以及对当下现实的某种批判。比如这“围墙”
正是人们自己铸造起来，并由此产生了心灵的
隔阂与离析。

陈坤浩的诗歌充满着思想的神秘感，这种
神秘在现实生活中生成，并为现实生活本身注
入了某种难以解开的密码。就此而言，陈坤浩
的诗歌表达更多地处在超验的层面，“家族”

“梦”“秩序”等带有神话元素的意象的塑构便
是这种超验写作的最好证词。尤其在那篇包含
多重人称主体的《夜不眠手记》中，陈坤浩由

“无眠”的本体语境出发，游走于纷繁多样的
精神世界，但又不陷入虚空乏味，自我生活现
场的介入，让其完成了神秘思想与现实之间的
紧张交汇。

覃东院的诗朝向“爱”的书写，这或许源
于其细腻的女性情感。她诗中的“爱”与抒情
主体“我”之间是紧密连接的，这一抒情主体
始终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抒情性的结构空间。
从深层次上看，这里的抒情主体既是现实之中
的“自我”，也是精神意义上的“超我”，所以
带有无法预测的神秘以及持续发散的张力，并
特别地熔铸成了一种超验性的表达。

祁十木的诗歌充满隐喻感，这种隐喻正包
含在他所塑造的个人化的意象上，比如借助

“蜂巢”来反思复杂的生存和命运，借助“伊
斯玛仪的孤岛”来思考荒诞的现实生活等。缘
于意识上的隐喻性，他的诗歌语言较多选用抽
象化的表达。于祁十木而言，诗歌写作不再是
事件或情感的直观展现，而是通过抒情性的结
构来完成对写作本体的超越。

行文至此，夏至已至。此刻，我所在的壮
美的广西，又是一年瓜果飘香时。收获的季节
里，树上挂满果实，沉甸甸的，金灿灿的，乍
一看，多像这 25 位诗人的诗作呀，只是它们
不挂在枝头上，而藏在“书”里头，想要“品
尝”的读者，欢迎打开 《广西 80、90 后诗人
25家》这本书。本土的“桂味”，即使仍有点
淡淡的涩味，又何“尝”不可呢？

在静默与低调中的闪耀在静默与低调中的闪耀
——《广西 80、90 后诗人 25 家》编选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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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世华，80后，南宁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二级，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在 《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
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穿
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本土诗人访谈录》等论著，获广西第十五、十六次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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